
狗
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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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成
是
秋
田
犬
，
又
神
似
柴
犬
，
一
雙
眼
神
炯
炯
發
光
，
遠
在
對
街
就
難
以
忽
視
。

近
看
愈
不
對
，
皮
毛
上
一
片
髒
汙
疑
似
嘔
吐
物
，
口
鼻
沾
滴
黏
垢
，
令
人
費
解
牠
是
隻

本
來
養
在
哪
戶
豪
門
的
秋
田
犬
？
或
者
什
麼
狗
？

❖

﹁
欸
，
擋
個
十
塊
二
十
塊
吧
！
﹂
文
財
擦
擦
鼻
涕
，
手
往
我
一
攤
。

我
身
子
不
自
覺
縮
一
下
。

﹁
喏
。
﹂
我
掏
出
十
塊
錢
，
丟
給
他
，
﹁
省
點
花
，
下
次
不
能
給
你
了
。
﹂

說
完
我
想
，
下
次
，
不
給
他
錢
，
他
住
不
下
去
，
要
上
哪
去
催
討
啊
…
…
想
到
這
，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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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
皮
一
陣
麻
，
不
知
算
麻
還
癢
，
遂
洩
怒
地
揣
緊
全
身
衣
服
，
往
店
內
走
去
。

店
內
。
部
分
宿
友
稱
它
平
價
旅
宿
，
那
些
這
麼
稱
它
的
人
，
常
就
愛
拍
劉
嬸
馬
屁
。
說

是
在
劉
嬸
前
聽
話
一
點
，
遲
早
她
軟
下
來
，
大
家
都
有
好
日
子
過
。

走
近
櫃
檯
，
﹁
欸
，
阿
星
啊
！
你
褲
腳
拖
了
一
大
坨
那
什
麼
？
狗
大
便
？
﹂
劉
嬸
叫
住
我
。

我
瞥
向
她
那
永
遠
微
皺
的
眉
眼
，
總
不
自
覺
給
她
眉
心
中
間
一
條
壓
擠
出
的
摺
痕
給
勾

住
出
笑
來
。

﹁
笑
什
麼
？
﹂

﹁
看
到
妳
就
心
情
好
。
﹂

﹁
呵
，
少
拍
馬
屁
，
不
付
錢
，
照
樣
把
你
趕
出
去
！
﹂

她
出
口
重
，
但
予
人
一
種
大
刀
闊
斧
的
無
傷
大
雅
。

眉
間
摺
痕
擠
著
擠
著
，
那
縫
，
藏
納
兩
道
眉
多
年
積
累
下
來
的
甜
言
蜜
語
，
嵌
入
極
深
，

彷
彿
她
婚
姻
是
從
縫
底
深
處
結
過
來
的
，
現
在
，
孤
孑
一
身
，
兒
女
都
上
哪
去
了
？
劉
嬸
用

大
嗓
門
蓋
去
她
不
願
被
識
破
的
部
分
，
特
別
是
一
群
無
家
可
歸
的
街
友
。 

踩
入
公
共
池
。
水
溫
尚
可
，
我
放
心
沉
入
水
中
，
耳
朵
咚
一
下
，
不
意
謂
身
體
乾
淨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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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，
強
睜
眼
，
看
到
周
旁
的
粗
壯
腿
肚
，
光
微
透
進
來
，
腿
們
發
亮
，
活
像
剝
了
皮
的
象
腿
，

汁
水
淋
漓
…
…

文
財
的
腿
，
也
在
裡
面
。

他
白
亮
的
肚
腹
，
一
點
看
不
出
每
天
總
要
餓
個
一
回
。

噯
，
文
財
，
舊
識
，
以
前
我
還
有
地
方
住
，
他
來
找
過
我
︵
當
然
，
當
時
他
已
無
處
可

去
︶
，
幾
瓶
臺
啤
下
來
，
我
不
勝
酒
力
，
呼
呼
睡
去
，
醒
來
發
現
書
櫃
空
了
，
︽
八
爪
犬
︾

漫
畫
七
集
全
部
不
見
，
必
是
文
財
給
A
去
看
了
。
憑
上
次
他
問
我
有
沒
有
收
藏
︽
第
一
神
拳
︾
，

我
就
猜
到
，
一
定
是
他
。
﹁
說
！
是
不
是
你
拿
的
!?
﹂
他
死
不
承
認
，
我
說
漫
畫
不
是
我
的
，

他
發
狠
撂
話
再
白
目
就
要
扁
我
。
後
來
沒
地
方
住
，
想
起
來
，
嘔
上
加
嘔
，
想
說
還
有
兩
集

沒
看
完
，
就
跑
去
漫
畫
店
坐
下
來
，
﹁
裡
面
看
一
本
八
塊
。
﹂
老
闆
娘
說
。
﹁
那
我
站
著
看

呢
？
﹂
她
瞪
我
一
眼
，
我
識
相
把
書
塞
回
架
子
，
卻
瞄
到
，
書
脊
上
一
顆
油
漬
，
﹁
還
摸
啊
！
﹂

我
想
起
那
次
吃
香
腸
邊
翻
漫
畫
，
應
該
也
是
不
小
心
滴
到
這
一
集
。

被
催
著
趕
著
，
我
不
情
不
願
走
出
漫
畫
店
，
鞭
炮
正
起
，
我
往
街
道
盡
頭
望
去
，
看
到

市
長
剪
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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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價
旅
宿
就
是
當
天
開
張
。
擠
滿
人
潮
，
泰
半
是
些
喊
不
出
名
字
的
大
官
，
部
分
眼
熟
，

部
分
則
不
，
西
裝
筆
挺
皮
鞋
發
亮
。
我
擠
不
入
人
堆
，
遠
遠
仰
頭
，
一
副
淡
然
視
之
的
樣
子
。

﹁
欸
，
那
隻
狗
又
來
了
！
﹂
文
財
肩
撞
我
。

望
去
，
真
的
來
了
。

那
隻
秋
田
犬
，
左
搖
右
擺
像
個
巡
官
走
過
來
，
逼
我
不
自
覺
退
兩
步
，
恰
恰
讓
開
一
條
路
。

後
來
，
我
忘
記
秋
田
犬
當
天
走
到
哪
去
了
，
夜
裡
卻
在
橋
墩
下
猛
猛
驚
醒
，
後
腦
勺
被

厚
紙
板
下
的
凹
凸
碎
石
扎
得
作
痛
，
那
痛
，
亦
像
一
般
靠
阿
斯
匹
靈
解
決
的
頭
疼
。
而
耳
邊
，

只
有
風
颯
颯
吹
著
。
秋
田
犬
，
定
定
凝
望
我
，
眼
內
沒
凶
光
、
不
齜
牙
，
卻
咬
進
了
夢
裡
。

往
後
，
狗
常
在
我
夢
裡
現
身
，
偶
爾
路
上
與
牠
碰
上
，
我
總
不
自
禁
將
頭
垂
下
，
牠
直
視
我
，

彷
彿
知
道
了
一
切
。

直
到
我
住
進
平
價
旅
店
，
這
段
時
間
，
牠
仍
不
時
鑽
入
我
夢
裡
。

﹁
噗
…
…
﹂
冒
出
水
面
，
直
瞪
天
花
板
找
空
氣
，
水
自
眼
睫
流
開
，
我
再
度
清
楚
看
到

蜿
蜒
的
水
管
，
暗
紫
偏
灰
，
再
近
，
恐
怕
就
是
一
堆
喚
不
出
名
的
垢
，
我
思
索
過
不
只
一
次
，

它
們
通
往
哪
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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躺
回
床
鋪
，
濕
熱
，
等
水
瀝
乾
。
不
經
意
摸
及
床
單
下
一
顆
圓
圓
突
起
的
硬
物
，
我
心
怔
，

張
看
周
遭
宿
友
一
個
個
東
歪
西
躺
各
顧
自
事
，
於
是
放
膽
往
床
單
下
撈
去
，
將
硬
物
搆
了
出
來
。

不
是
銅
板
。

有
點
失
望
，
我
輕
捏
它
邊
琢
磨
著
，
掂
掂
不
重
，
表
面
滑
亮
，
像
工
地
偶
見
的
圓
鐵
片
，

但
它
質
佳
，
邊
緣
平
滑
，
不
像
工
地
來
的
。
搓
著
搓
著
，
手
指
挺
舒
服
。

有
個
字
，
想
不
起
來
，
用
來
形
容
美
好
的
事
物
。
人
有
時
就
是
腦
鈍
，
該
記
的
硬
記
不

起
來
，
以
致
好
東
西
一
件
件
晃
過
眼
前
，
卻
開
不
了
口
讚
美
點
什
麼
。

這
樣
過
了
一
晌
，
日
光
增
強
，
窗
戶
透
入
一
束
斜
光
，
很
快
，
鐵
片
就
抓
到
角
度
，
爍

著
光
，
我
手
一
傾
，
將
光
反
射
到
隔
壁
床
熟
睡
的
國
登
臉
上
，
他
皺
皺
眉
，
將
身
子
一
翻
，

險
些
摔
落
。

我
笑
。

當
天
下
午
，
我
去
曬
衣
場
悄
聲
抓
來
一
件
衣
服
，
換
好
，
﹁
你
釦
子
沒
扣
！
﹂
不
理
劉
嬸
，

我
逕
跨
出
大
門
，
往
街
道
盡
端
看
去
，
漫
畫
店
還
開
著
。
只
是
聽
說
客
人
少
了
。

沒
概
念
，
很
久
沒
進
去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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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摸
摸
口
袋
，
圓
鐵
片
和
兩
枚
硬
板
緊
挨
一
塊
，
一
股
腦
兒
塞
給
人
，
還
是
可
能
當

三
十
塊
。
往
街
角
走
，
清
新
空
氣
迎
面
將
鼻
腔
清
過
一
遍
，
拐
彎
之
際
，
我
回
頭
瞟
了
平
價

旅
宿
一
眼
。
它
開
張
時
，
我
曾
心
想
，
或
許
永
遠
不
會
住
進
來
。

❖
　
本
店
是
市
政
立
案
，
為
街
友
所
設
之
臨
時
宿
所
。
使
用
一
日
酌
收
新
臺
幣
十
七
元

之
設
備
維
護
費
。
按
日
收
費
。
無
身
分
證
者
，
恕
不
供
宿
。
本
店
附
設
就
業
諮
詢
及

證
件
補
辦
諮
詢
，
為
避
免
不
肖
人
士
利
用
，
每
次
使
用
酌
收
五
元
。
住
宿
期
間
如
有

違
法
情
事
，
概
永
不
得
申
請
入
住
。
另
，
本
店
不
代
收
郵
件
。

這
街
，
每
天
來
。
總
想
問
，
來
過
的
風
，
吹
過
什
麼
。

這
裡
的
枯
葉
不
追
紙
飛
機
，
店
門
隨
風
開
闔
好
像
隨
時
準
備
遠
走
高
飛
的
樣
子
。
誰
都

知
道
，
市
長
早
早
放
棄
了
這
一
區
，
編
列
預
算
替
街
友
搞
個
窩
，
純
為
蓋
錯
的
建
築
找
個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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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，
掛
上
招
牌
，
好
像
城
市
這
一
區
跟
別
處
有
那
麼
點
不
同
，
每
當
看
各
個
同
伴
狼
狽
猥
瑣

進
進
出
出
，
又
突
然
意
識
到
，
我
們
不
夠
格
自
詡
獨
特
。
反
過
來
想
，
付
幾
個
銅
板
，
換
地

方
住
，
總
是
不
欠
誰
，
起
碼
，
不
細
看
店
口
住
宿
須
知
，
躺
平
後
似
與
一
般
旅
社
無
異
，
睡

得
尚
稱
安
穩
，
有
時
醒
來
，
甚
至
忘
了
自
己
無
家
可
歸
。

我
確
知
，
有
條
管
，
自
市
長
辦
公
室
，
通
往
公
共
池
。
光
想
長
苔
的
水
管
裡
沉
積
了
哪

些
液
體
，
我
餓
意
全
消
。

﹁
欸
！
把
狗
給
賣
了
如
何
？
﹂

﹁
什
麼
？
﹂
我
轉
向
文
財
，
耳
朵
不
自
禁
附
向
他
。

﹁
賣
了
那
隻
秋
田
！
﹂

我
輕
哧
一
聲
，
不
表
意
見
。

這
想
法
恐
是
自
我
腦
裡
飄
走
後
，
才
去
到
文
財
那
邊
的
。
成
天
餓
肚
子
，
沒
打
過
秋
田

犬
主
意
才
奇
怪
，
我
曾
賴
在
街
角
，
默
候
秋
田
犬
挪
移
動
線
，
看
會
否
有
個
飼
主
、
抓
狗
大

隊
什
麼
的
冒
出
來
。

就
是
沒
有
，
牠
孤
伶
伶
的
一
個
身
影
，
饅
頭
滾
過
跟
前
也
不
見
牠
俯
頭
啃
嚙
，
宛
若
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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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
一
隱
士
，
我
這
街
友
看
了
都
要
肅
然
起
敬
。

何
況
，
賣
給
誰
？

﹁
這
狗
好
，
洗
一
洗
可
以
賣
個
好
價
錢
。
﹂

我
沒
好
氣
，
搖
搖
頭
，
腦
內
卻
浮
現
秋
田
犬
的
樣
子
，
那
形
貌
，
我
確
知
並
非
出
自
過

去
街
道
上
的
碰
頭
，
而
是
我
夢
裡
，
非
常
確
定
，
是
夢
裡
的
模
樣
。

光
這
就
足
讓
我
渾
身
發
毛
。

夏
天
易
出
汗
，
哪
裡
都
坐
不
久
，
我
肩
撞
文
財
，
表
示
自
己
要
走
，
我
希
望
可
以
找
到

哪
條
路
，
以
讓
自
己
走
得
不
像
要
回
平
價
旅
宿
，
而
是
別
的
、
類
似
河
岸
的
涼
快
地
方
。

想
當
初
平
價
旅
宿
開
張
，
我
走
經
，
還
刻
意
停
了
一
下
，
假
裝
掏
菸
，
鼓
脹
口
袋
內
什

麼
也
沒
。
人
群
未
褪
，
我
吸
吸
牙
縫
內
，
蛀
牙
的
腥
澀
味
，
往
往
用
勁
一
吸
，
可
當
一
餐
來
用
。

香
菸
就
把
味
道
破
壞
掉
了
。
故
我
少
菸
。
除
非
別
人
遞
來
。

當
時
，
我
刻
意
將
頭
探
近
，
好
奇
著
裡
頭
所
謂
的
澡
堂
是
什
麼
。
隱
私
處
，
濕
濕
的
，

不
會
輕
易
給
外
人
看
到
。

這
勾
起
我
好
奇
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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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跟
後
來
入
住
大
有
關
係
。

看
天
空
，
接
近
中
午
，
我
吃
吃
笑
起
來
…
…
，
或
許
與
我
剛
分
頭
的
文
財
，
這
時
去
早

餐
店
索
討
吐
司
邊
了
。
宣
稱
要
餵
魚
，
自
個
兒
果
腹
。

大
夥
再
怎
麼
聚
一
塊
，
我
也
不
會
跟
他
們
同
一
國
。

再
怎
麼
對
吐
司
邊
嚥
口
水
，
也
不
見
得
真
會
去
嚼
、
去
吞
。

低
頭
走
路
，
停
步
，
看
到
一
條
絨
線
，
撿
起
，
我
摸
出
打
火
機
想
將
它
點
燃
，
看
它
噗

滋
噗
滋
宛
若
倒
數
的
引
信
。
但
打
火
油
沒
了
。
我
再
度
想
起
文
財
，
想
著
他
該
津
津
有
味
啃

著
吐
司
邊
，
口
袋
裡
，
至
少
有
顆
打
火
機
。
借
條
吐
司
邊
，
可
以
趁
機
摸
過
來
。

我
停
步
，
就
在
早
餐
店
不
遠
處
。
摸
摸
肚
子
。
心
中
尋
思
著
︽
八
爪
狗
︾
的
結
局
是
什
麼
。

❖

我
眼
鏡
弄
丟
很
久
了
。

最
後
一
次
看
到
它
，
是
睡
前
，
當
時
，
鞋
架
、
衣
櫥
都
還
在
，
醒
後
，
東
西
慢
慢
不
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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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
至
我
也
弄
不
清
，
是
一
件
一
件
不
見
、
還
是
兩
件
兩
件
，
甚
至
稱
不
上
慢
慢
不
見
，
而
是

比
慢
還
快
一
點
的
那
種
速
度
。

幾
點
了
？

一
日
之
始
，
我
以
牆
面
光
線
判
斷
時
間
，
有
時
甚
至
躺
到
天
暗
都
爬
不
起
來
。

這
兒
的
床
，
有
股
引
力
。
雙
層
床
，
我
常
睡
上
鋪
，
這
樣
離
天
花
板
近
，
打
什
麼
腦
筋
，

都
有
個
東
西
彈
回
似
的
。
每
天
，
大
房
裡
臭
氣
沖
天
，
烘
熱
難
耐
，
一
支
壯
觀
大
風
扇
來
回

吹
著
。
慷
慨
如
大
過
年
，
卻
不
涼
。

冬
天
有
電
暖
氣
嗎
？

我
在
這
住
得
不
夠
久
。

這
班
人
也
都
還
不
算
老
道
街
友
，
指
甲
尚
沒
黑
到
嚇
人
，
大
有
機
會
重
回
原
來
的
生
活
，

然
而
不
夠
髒
卻
沒
法
輕
鬆
俐
落
乞
到
錢
，
為
東
山
再
起
鋪
路
。
偶
爾
，
看
到
文
財
貼
著
牆
壁

磨
蹭
，
那
臉
上
表
情
，
不
像
止
癢
的
舒
服
感
，
反
帶
入
境
隨
俗
的
意
味
。

聽
人
說
，
搬
張
紙
板
，
睡
到
地
下
道
去
，
面
牆
，
一
覺
醒
來
，
杯
子
必
不
見
底
。
好
賺

得
狠
。
這
間
平
價
旅
宿
，
分
明
是
害
街
友
丟
工
作
，
製
造
社
會
問
題
。
有
床
可
睡
，
誰
還
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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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睡
馬
路
？

不
管
跟
誰
約
好
哪
個
日
子
，
那
一
天
，
總
會
提
前
、
悄
悄
地
爬
到
我
眼
前
，
我
這
人
約

好
就
不
失
約
，
現
在
，
也
懂
得
不
放
棄
跟
人
交
談
的
機
會
。

文
財
是
老
友
了
，
跟
他
約
見
面
，
是
為
了
確
保
彼
此
均
安
，
像
報
平
安
，
一
見
面
卻
吐

不
出
什
麼
象
牙
。
文
財
老
愛
講
到
他
老
婆
，
對
照
孑
然
一
身
的
我
，
他
的
已
婚
事
蹟
儼
然
當

年
勇
，
隨
時
可
拿
來
刺
我
，
施
銘
雄
更
嗆
，
他
有
兒
子
，
還
一
雙
，
他
老
要
吹
噓
，
等
兩
個

兒
子
大
到
賺
得
起
錢
，
他
就
正
式
跟
我
們
告
別
。

聽
來
耳
朵
癢
癢
，
卻
找
不
到
話
來
回
酸
。

心
裡
空
空
。

曾
有
誰
跟
我
稱
得
上
是
一
對
的
嗎
？
確
定
自
己
一
貧
如
洗
的
那
一
天
，
我
並
未
用
任
何

圓
圈
，
沿
著
月
曆
那
一
格
，
重
重
標
出
來
，
一
如
所
有
生
日
、
紀
念
日
，
我
一
併
忽
略
、
遺

忘
，
所
有
數
目
字
與
我
無
關
，
我
在
爸
遺
留
的
那
間
偏
僻
小
屋
，
推
開
百
葉
門
，
塌
塌
米
上
，

睡
了
好
多
無
關
痛
癢
的
午
覺
，
菸
戒
不
掉
，
偶
爾
同
朋
友
外
出
飲
酒
，
亦
不
記
得
出
手
刷
掉

多
少
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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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
天
醒
來
，
日
光
強
射
眼
簾
，
我
抓
眼
鏡
戴
上
，
屋
子
從
一
條
不
知
名
的
縫
，
裂
開
。

那
是
第
一
次
，
我
從
裂
開
的
鏡
片
，
看
房
間
、
看
屋
子
、
看
鏡
子
裡
的
自
己
，
臉
上
的
灰
塵
，

就
貼
附
鏡
面
，
像
無
論
粗
魯
或
溫
柔
都
除
拭
不
去
的
一
種
好
奇
的
存
在
，
它
一
直
這
樣
看
著

我
，
尋
思
我
會
以
什
麼
樣
的
姿
態
，
離
開
這
裡
。
就
算
離
開
，
又
能
走
得
多
遠
？

汙
漬
好
奇
我
會
到
哪
去
，
最
後
，
這
種
存
在
也
慢
慢
有
了
名
字
。

一
如
我
的
存
在
，
後
來
也
換
了
名
字
。

現
在
大
家
都
打
回
原
形
，
也
沒
機
會
跟
誰
一
決
高
下
了
。
那
些
划
酒
拳
吆
喝
嚷
嚷
的
一

切
，
只
意
氣
風
發
了
一
夜
。 

再
回
旅
宿
，
身
上
已
經
泛
出
一
層
汗
味
，
有
股
衝
動
再
泡
他
一
次
冷
水
，
但
想
到
澡
池

的
水
一
天
一
換
，
此
時
多
半
混
濁
不
堪
…
…
。

洗
了
，
就
討
不
到
錢
了
。

我
總
不
排
除
，
哪
天
我
真
放
下
了
身
段
，
到
地
下
道
去
，
趴
躺
，
累
了
就
睡
，
安
安
分

分
夢
著
腦
袋
不
遠
處
的
空
杯
，
喀
啦
喀
啦
，
硬
幣
一
枚
枚
掉
入
，
久
無
聲
息
，
可
能
是
張
大

鈔
…
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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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那
個
哪
天
，
有
賴
一
副
骯
髒
的
身
體
給
予
勇
氣
。

想
著
想
著
，
就
睡
著
了
。

癢
醒
，
我
站
起
來
，
若
無
其
事
踱
到
交
誼
廳
，
靠
牆
，
摩
擦
，
方
桌
擺
了
兩
個
菸
灰
缸
，

一
白
一
黑
，
一
段
時
間
沒
倒
，
各
自
更
黑
與
更
白
。

椅
上
只
有
國
登
一
吞
一
吐
抽
著
菸
，
我
沒
厚
顏
跟
他
擋
，
直
看
他
口
袋
鼓
鼓
，
應
是
今

天
大
豐
收
，
有
錢
買
菸
。

他
算
上
道
，
還
是
掏
了
一
根
遞
給
我
，
甚
還
拿
出
一
根
小
黃
棒
，
我
湊
近
一
看
，
才
知

道
那
是
香
菸
沾
粉
，
他
彈
開
蓋
子
，
我
禮
貌
地
沾
一
下
，
接
了
他
的
火
，
抽
第
一
口
，
直
覺

欠
他
真
多
，
吸
得
小
口
小
口
，
希
望
他
快
快
走
開
，
好
任
我
盡
情
吞
吐
。

菸
燒
完
，
胸
口
有
點
痛
，
有
股
衝
動
問
那
是
什
麼
沾
粉
，
我
好
去
尋
解
藥
。

手
插
入
口
袋
，
緊
緊
捏
按
那
枚
圓
鐵
片
，
觸
撫
光
滑
，
彷
如
消
耗
品
，
胸
越
來
越
痛
，

我
默
禱
圓
鐵
片
可
以
將
我
治
癒
，
我
仰
高
頭
，
看
天
花
板
。

天
花
板
上
爸
爸
的
臉
。

直
到
夠
餓
，
胸
口
的
痛
才
稍
稍
減
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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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

稍
晚
，
我
摸
撫
肚
子
。

邊
想
，
沒
了
錢
，
過
幾
天
沒
地
方
住
，
該
怎
麼
辦
，
這
念
頭
含
糊
，
卻
著
實
令
我
不
安
。

側
躺
面
壁
，
汗
毛
摩
擦
被
單
產
生
靜
電
，
像
蜘
蛛
沿
著
手
臂
爬
上
來
。

我
思
緒
回
到
酒
氣
熏
天
的
某
一
夜
。
敢
欺
負
我
，
他
們
兩
個
無
賴
，
一
定
是
瘋
了
。

我
跌
著
腳
步
，
躺
倒
同
一
條
路
，
嗅
到
花
香
，
我
睜
不
開
眼
，
察
看
是
哪
種
花
。

夜
裡
怎
會
有
這
種
香
氣
？

酒
精
衝
擊
著
腦
，
胃
隱
隱
翻
騰
起
來
。

那
感
受
，
跟
現
在
的
餓
，
所
差
無
幾
。
真
的
，
到
一
個
頂
點
，
便
慢
慢
放
棄
感
受
。
它

凝
縮
成
一
枚
痛
，
像
醫
師
為
外
科
手
術
標
出
的
一
個
點
，
方
便
對
準
、
切
割
。
下
刀
前
，
一

切
不
足
掛
齒
。

如
果
我
當
時
及
時
睜
眼
，
那
麼
，
那
種
花
，
勢
將
頻
繁
回
到
我
的
生
活
，
即
便
已
無
茶
几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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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瓶
，
倘
若
真
能
及
時
睜
眼
，
也
將
更
確
定
，
那
香
味
，
並
非
來
自
誰
的
香
水
。

天
花
板
角
落
，
一
隻
蜘
蛛
爬
到
網
中
央
，
看
著
黏
獲
的
蒼
蠅
，
遲
疑
著
不
知
該
不
該
一

口
吃
掉
…
…

我
用
力
閉
眼
，
擠
眉
，
再
睜
，
一
隻
瓢
蟲
、
一
隻
甲
蟲
，
一
左
一
右
，
朝
蜘
蛛
爬
去
。

用
力
閉
，
再
睜
，
蜘
蛛
不
見
了
，
絲
網
中
央
大
開
一
洞
，
歡
迎
著
誰
。

一
陣
爭
吵
自
大
門
闖
入
，
幾
個
宿
友
挨
上
前
看
熱
鬧
。

﹁
老
子
有
錢
！
想
住
多
久
就
住
多
久
。
﹂
是
文
財
聲
音
。

﹁
有
錢
是
吧
？
吐
出
來
啊
！
別
只
會
出
一
張
嘴
！
﹂
劉
嬸
也
回
得
不
客
氣
。

各
個
街
友
紛
紛
跳
下
床
，
擠
到
門
邊
，
附
上
耳
朵
。

哐
啷
…
…

我
能
想
像
櫃
檯
招
財
貓
被
文
財
一
掌
掃
下

﹁
砸
東
西
我
就
怕
你
呀
？
我
活
到
六
十
幾
歲
還
怕
你
這
個
流
浪
漢
？
再
鬧
我
叫
警
察
把

你
架
走
…
…
﹂

我
眼
睛
直
盯
斜
對
角
天
花
板
角
落
，
一
個
小
黑
點
，
隱
約
移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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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死
老
太
婆
，
妳
以
為
自
己
多
高
級
啊
！
還
不
是
被
子
女
丟
到
這
裡
養
老
等
死
！
﹂

﹁
出
去
、
出
去
、
給
我
滾
出
去
！
﹂

那
個
小
黑
點
，
會
慢
慢
織
出
另
一
張
網
，
灰
撲
撲
的
一
坨
，
天
花
板
一
角
，
醒
目
，
卻

短
時
間
內
不
會
有
人
將
之
清
除
的
那
種
網
。

那
種
網
，
起
碼
是
個
棲
身
之
處
。

吵
鬧
聲
趨
緩
，
街
友
回
到
床
鋪
，
議
論
紛
紛
。

我
翻
身
，
蜷
起
身
子
。

❖

入
夜
，
我
說
服
了
國
登
，
陪
我
溜
到
街
上
。

接
近
那
條
街
，
我
速
度
放
慢
。
狗
吠
聲
並
未
侵
襲
這
條
街
。

我
擠
不
出
什
麼
表
情
來
給
國
登
壯
膽
，
只
好
一
字
一
句
強
調
：
﹁
洗
乾
淨
一
點
，
牽
到

很
遠
，
照
樣
賣
得
掉
。
這
種
狗
很
值
錢
的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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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
文
財
欠
我
的
那
十
塊
錢
無
關
，
說
不
上
來
，
何
以
文
財
離
開
，
我
就
難
再
繼
續
待
下

去
。
確
切
來
說
，
充
其
量
突
感
身
體
空
空
的
，
想
找
些
事
來
做
，
成
不
成
，
起
碼
努
力
過
。

我
們
在
空
曠
的
街
晃
了
一
會
兒
，
始
終
不
見
動
靜
，
國
登
一
派
悠
閒
，
似
乎
無
意
找
狗
，

偶
爾
揮
舞
雙
臂
更
像
多
搜
刮
些
新
鮮
空
氣
活
絡
心
肺
。

也
或
許
，
唯
有
假
裝
自
己
不
在
找
狗
，
才
能
稍
稍
鬆
懈
壓
力
。

﹁
我
說
真
的
，
我
們
要
做
的
事
，
不
能
給
警
察
抓
到
，
不
然
，
就
沒
地
方
住
了
。
﹂

﹁
去
地
下
道
看
看
吧
！
﹂

地
下
道
，
街
友
三
三
五
五
，
散
布
各
角
落
。

他
們
有
些
殘
、
有
些
健
全
，
付
不
起
一
天
十
七
塊
，
還
是
，
根
本
不
願
住
到
平
價
旅
宿

去
？
市
府
宣
導
得
不
算
積
極
，
夜
晚
一
到
，
他
們
乞
累
了
就
地
而
睡
，
提
不
起
一
點
勁
走
到

旅
宿
去
租
一
夜
的
床
。

﹁
有
沒
有
看
到
一
隻
秋
田
犬
？
﹂
國
登
走
到
一
個
丟
錢
的
位
置
劈
頭
就
問
。

那
人
直
視
我
們
，
疲
憊
中
擠
出
一
點
敵
意
，
他
看
得
出
，
我
和
國
登
這
類
站
姿
，
都
是

平
價
旅
宿
來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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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你
找
那
隻
美
美
的
狗
啊
？
﹂

不
遠
處
，
有
個
聲
音
喊
過
來
了
。

我
望
過
去
，
是
黑
暗
中
一
個
盤
坐
報
紙
上
的
人
影
。

﹁
前
幾
天
，
那
個
什
麼
什
麼
局
的
，
才
巡
過
這
區
一
圈
，
抓
回
一
堆
狗
。
﹂

心
跳
不
覺
加
快
。

那
黑
影
往
後
靠
，
以
一
種
聳
聳
肩
的
聲
音
：
﹁
誰
知
是
生
是
死
，
自
己
活
命
要
緊
。
﹂

我
身
體
發
寒
，
忍
不
住
環
抱
上
身
。

聽
完
這
些
話
，
國
登
反
而
鬆
了
一
口
氣
，
今
晚
什
麼
都
不
必
做
，
明
天
也
閒
下
來
。

﹁
走
了
！
﹂

照
他
用
力
呼
吸
的
輕
鬆
模
樣
，
似
乎
露
宿
街
頭
也
不
是
什
麼
壞
事
。

我
用
力
記
下
他
那
張
表
情
。

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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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到
旅
宿
，
才
發
現
麻
繩
已
經
不
見
，
大
概
剛
回
程
握
在
手
上
玩
著
玩
著
，
一
恍
神
，

不
小
心
鬆
開
了
，
就
這
麼
不
知
不
覺
。
像
條
蛇
，
留
給
了
街
道
。

一
如
我
也
是
不
知
不
覺
，
失
去
一
個
棲
身
之
處
，
明
天
，
或
許
又
要
失
去
另
一
個
。

爬
上
上
鋪
，
木
床
嘎
嘎
作
響
，
惹
來
周
遭
人
不
耐
翻
身
，
更
多
窸
窣
噪
音
爬
滿
通
鋪
，

轉
瞬
又
趨
於
平
靜
，
像
逃
散
的
蟲
子
。

這
樣
的
夜
晚
，
對
我
來
說
是
黑
得
夠
用
，
夠
我
快
快
睡
著
。

但
不
訝
異
，
眼
角
也
是
這
樣
悄
聲
濡
濕
。

此
刻
，
秋
田
犬
正
趴
在
一
個
嚎
叫
四
起
的
籠
，
終
於
有
個
棲
身
之
處
，
但
牠
安
安
靜
靜
，

稱
不
上
更
快
樂
或
不
快
樂
。

漆
黑
夜
裡
，
牠
看
得
不
遠
，
直
勾
勾
的
眸
子
不
再
銳
利
，
世
界
在
牠
眼
前
慢
慢
倒
退
。

當
晚
做
了
一
個
夢
。
國
登
和
我
，
將
秋
田
犬
的
嘴
悶
住
，
一
頭
一
尾
，
大
步
扛
入
旅
宿
，

劉
嬸
倚
著
椅
背
睡
著
了
，
臉
上
表
情
安
詳
有
如
夢
到
一
張
餐
桌
、
幾
個
家
人
。

燈
開
，
澡
堂
被
白
光
照
耀
得
異
常
明
亮
，
從
來
不
知
道
，
夜
裡
的
澡
堂
，
是
這
樣
，
豁

亮
有
如
高
級
三
溫
暖
。
秋
田
犬
很
乖
，
我
鬆
開
手
，
牠
一
聲
不
吠
，
只
是
道
別
般
定
定
看
著
我
，



代我問候南部太陽 — 26

我
和
國
登
將
牠
浸
入
公
共
池
，
輕
壓
，
牠
像
沉
入
水
中
的
冰
塊
，
認
命
的
，
默
默
的
。

一
腳
跨
入
，
我
也
沉
入
水
裡
，
掙
扎
著
睜
開
眼
，
我
看
到
狗
，
營
救
主
人
似
的
，
朝
我

游
過
來
。


